
裘七曜

2021 年夏天，母亲摔倒后
脑部受伤，病恹恹的，时常坐
在 家 门 口 望 着 天 边 的 云 彩 发
呆。我去乡村陪伴老母亲，端
茶倒水，没话找话。

我说：“妈，你有 80 年没
有去宁波城里了吧？你还记得
小时候在月湖边的家吗？”母亲
没吭声，表情凝重，依然抬头
望 着 天 空 中 一 条 孤 独 的 白 线
——它像一支穿云箭，射在母
亲 的 心 坎 里 ， 让 母 亲 穿 越 时
光，又回到了快乐无忧、天真
烂漫的童年岁月。

母亲的娘家在宁波月湖附
近一个叫王家居宅的地方。以
前，母亲总是对我说，“那时每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的外公
穿着长衫，戴着礼帽，自行车
骑得飞快。而我呢，坐在后车
架上，搂着你外公的腰，你的
大舅和小舅在后面喊着追逐。
我们一家人在月湖边过得多快
乐啊！”

这是一幅穿过岁月和风尘
的恒久的人间温馨图。母亲总
是唠叨着难以忘怀。

母亲又说，美好的时光总

是稍纵即逝。日本鬼子兵临宁
波城下，而偏巧外公那时要去
甘肃兰州出差，外婆在惶惶然
间拖儿带女逃到了娘家，一个
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小山村。
外公回宁波后，发现城中满目
疮痍，人去楼空。匆匆忙忙赶
到 小 山 村 ， 发 现 一 家 老 小 安
好，心才安然。后来，为了养
家糊口，外公又去宁波城里工
作，没多久，便不知所终。

之后有消息传来，说外公
已经不在世间。

母亲说，以后的日子，一
家居无定所。外婆含辛茹苦，
大舅小小年纪便给有钱人做长
工，小姨给镇上一户人家当童
养媳，小舅有点贪玩，只适合
去放牛。而母亲是最小的，在
外婆家搓草绳，等待长大⋯⋯

正当我想着这些的时候，
母亲突然开了口，缓缓地说：

“不是 80 年，是 70 年。1951 年
我 16 岁 ， 去 过 一 次 宁 波 城
里。”顿了顿母亲又说：“那年
你大舅要结婚，缺钱，我去宁
波城里找了熟人，把母亲给我
的金戒指典兑了 15 元，用 1 元
给自己买了一条花裤子，然后
在月湖边曾经住过的地方来来
回回地走了几趟，又急忙忙地
赶回来。”

母亲语言清晰，有条不紊，
我心里踏实了许多。而我的思绪
又回到了往昔⋯⋯

1981 年 ， 我 13 岁 。 那 年 冬
天，父亲去宁波城里开会，我吵
闹着也要跟去。父亲不同意，这
时候母亲发话了。她对父亲说，

“带上你儿子吧，我都 30 年没有
回去了，让他去月湖边走走，顺
便看看我小时候住过的家还在不
在，给他早已不在人世的外公叩
几个响头。”

既然母亲发了话，父亲也只
能默认。

到了月湖边，父亲带我四处
寻觅：恍惚的老房子，屋檐下有
缩着双手晒太阳的老人，慈祥的
笑容⋯⋯似曾相识却又不识。而
我的心底，却有一股暖意，因为
那是外公、外婆和母亲、舅舅一
家人生活过的地方。

1991 年 ， 我 已 经 参 加 了 工
作。那年春天，我准备带学生去
月湖，正当我们坐上车即将出发
的时候，母亲赶过来。母亲说她
也想去“春游”，想去月湖边看
看自己住过的家。可我，嫌母亲
衣服穿得土气，嫌母亲跟着我会
被同事“偷笑”，为了所谓的面
子，我“冷酷”地拒绝了母亲。

当 我 回 家 后 ， 母 亲 又 问 ：
“月湖美吗？我小时候住过的房
子还在吗？”

我对母亲说，“城市变化日
新 月 异 ， 那 个 房 子 没 有 时 间 去
找，估计也找不到了。但月湖越
来越美丽，湖水像你小时候清澈
的眼睛。”

母亲被我逗笑了，她揉了揉
眼睛，理了理头发，羞涩着，宛如
回到了小时候。那年，母亲 56 岁。

2009 年，父亲病故后，我在
家里待了两年。2011 年，我决定
去宁波城里工作。

母亲问：“你工作的地方在
哪里啊？”

当我告诉母亲就在月湖附近
时 ， 她 兴 奋 着 ， 激 动 着 。 母 亲
说 ， 月 湖 好 啊 ， 那 是 一 个 好 地
方。

工作不忙的时候，我爱去月
湖边溜达。我曾在飞檐翘角的宝

奎巷凝神，寻觅往昔的线索；我
曾在临湖而建的贺秘监祠长坐，
掩卷深思⋯⋯我可以一梦千里，
穿越过往和文人墨客隔着时空会
晤：唐代的贺知章、北宋的王安
石、南宋的史浩、明末清初的万
斯同⋯⋯他们乘风而来，神采俊
逸。而我，置身其间，在觥筹交
错间看高士徘徊、美女婀娜⋯⋯

我 偶 尔 回 乡 下 ， 母 亲 总 是
问 ： 月 湖 变 化 大 吗 ？ 工 作 顺 利
吗？

我说以前是小宁波，现在是
“港通天下”的大宁波了。现在
的月湖越来越有味道了，月湖边
有天一文苑艺术馆，有清真寺、
银台第，还有院士林⋯⋯我语速
飞快，滔滔不绝。

母亲糊涂了。她问：什么叫院
士林？我笑着告诉母亲，月湖边的
一块空地里，栽种了许多高大挺
直的银杏树，每棵树上挂一个牌
子，写上院士的尊姓大名，让游人

“高 山 仰 止 ，景 行 行 止 ”。母 亲 又
问：院士是什么？我忍俊不禁，说
院士就是科学家，宁波人是最聪
明 的 ，所 以 科 学 家 特 别 多 。 这
下，母亲明白了。

有时，母亲会跟我说，晚上
又梦见月湖了，又回到了从前。
我偷偷地笑了。月湖，就是母亲
魂牵梦绕的故乡⋯⋯“等我身体
好了，我得去看看月湖。再不去，
就没有机会了。”母亲突然扭头看
着我，带着一种很坚定的眼神。

我立马站起来，对母亲说：
“妈，你先把身体养好，等你好
了，我陪你去月湖看看。”

在宁波，在月湖。母亲微笑
着喃喃自语：月湖的变化真大！
你们这一代人真幸运！

是的，我的母亲已经 70 多年
没有出过远门，她长久生活在那
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偏僻小
渔村。她爱坐在家门口，把自己
最 美 好 的 愿 望 托 付 给 悠 悠 的 白
云 ⋯⋯ 当 母 亲 回 到 她 的 出 生 之
地，怎能不由衷感慨呢。

其实，母亲的感慨也是我的
感慨，更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
的感慨。我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
奋斗着、努力着，始终心怀梦想。

我和母亲聊月湖

毛亚莉 文/摄

从象山石浦渔港北路往东拐再
北转，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山下有
个小小的隧道，叫沙塘湾隧道。隧道
不长，站在这洞口，能看到对面洞口
的亮光。穿过隧道，豁然开朗，跃入眼
帘的是一个小小的渔村，民居错落依
山而建，如宣纸上的一幅水墨画。这
个小渔村，就是沙塘湾。

村 里 的 巷 弄 长 而 逼 仄 ，曲 曲 弯
弯。两侧泛黄的石墙和墙角里，随性生
长的青苔、蕨草和藤本植物，透着淡淡
的寂寞。行至高处回首，可见这些弯弯
曲曲的小径，从各家院落的凤仙花、仙
人掌和小青菜的缝隙里蔓延出来，到
村口处逐渐汇集成一束，再袅袅娜娜
地延伸至隧道口——那是进村最便捷
的一条路。

这里的房子“三世同堂”：零星
的几栋别墅夹在水泥砖混的平顶屋群
里，偏僻处还藏着几座黑瓦石头墙的
老房子。老房子长着一院子的野花野
草，有的野花野草爬上了墙头，爬上
了屋顶，在瓦片的缝隙里长得油光嫩
绿。听当地的老渔民说，因为需要应
对每年的台风，早先的民居以瓦房为
主，这些瓦房用大块的石材砌成，并
用水泥嵌满石块间的缝隙，非常牢
固。后来瓦房逐渐被水泥砖混的平顶
屋取代。

未到饭点，已有一股铁锅烤螃蟹
的香味不知从哪个窗口飘了出来，在
空气中肆意弥漫。当我穿过一条弄堂，
绕过一个布满爬山虎的墙角时，恰逢
两个老人在用闽南话交流，便以为他
们是闽南人。老人微微一笑，沙塘湾的
人事变迁在言谈间渐渐现出轮廓⋯⋯

原来，沙塘湾的渔民大多是闽南
人后裔。明代末期，有一批闽南渔民追
逐渔汛来到这里，由于当时风急浪高，
他们就在这里搭了几间茅草屋，作为
暂时的栖身之所。后来，这里宽阔的滩
涂、肥美的海产，一次次诱惑着他们来
了回，回了又来，就渐渐定居了下来，
茅草屋也逐渐被瓦房替代。他们筚路
蓝缕，凭着流刺网、延绳钓、撩网、棍网
等简陋的渔具在海里蹈风搏浪，四五
月捕大黄鱼，七八月捕鲳鱼、鳓鱼，鱼
腥裹围的日子咸咸淡淡，辛辛酸酸。到

了明清之际，木帆船取代了小舢板，接
着又“进化”成定制网机帆船、尖头船、
木帆双拖船、灯光围网船、钓白船⋯⋯
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驾着大马力钢
壳渔轮去远航了，从此翻开了远离海
岸线捕捞的新篇章⋯⋯

海水已缓缓退去，沙滩上留下不
少斑驳清浅的水痕以及零星的贝壳。
村里年轻一代渔民早已驾着大马力钢
壳渔轮到外海去捕捞新的生活，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已陆陆续续搬去石浦
镇，这使得那些旧式石屋和新砌不过
几年的小楼日渐空荡。沙塘湾里只有
几个捕鱼归来的老渔民正在清理渔
具，被抛上架的湿漉漉的渔网，抖落了
一身的疲惫，在阳光下散发着淡淡的
鱼腥。沙塘湾只有几艘适合在近海捕
捞的小渔船出入，因为是近海作业，渔
船一般跟随潮时来回。每次只有在渔
船靠岸时，码头上才会有一阵小小的
骚动。

一度兴盛的渔村，变成了空落的
堤岸，于是政府部门寻思着转型之路。
20 世纪末，沙塘湾隧道开通，小渔村
依托山海资源被列为旅游避暑开发
地，附近的萝卜岛、牛栏基岛、铜头山
岛都将被开发。在蓬勃发展的旅游业
的冲击下，加上海洋渔业资源逐渐衰
退，有小部分渔民转产转业，在村里办
起了渔家客栈。但为数终归不多，大多
数渔民依旧耕海牧渔，执守着渔业的
那种平和、自足的生活。

平静的海面上，寂寥的天空下，海
鸥来回飞翔，甚是美丽。坐在海边的岬
角上眺望远方的大海，眺望暗蓝的海
水以及远处微微隆起的鲸鱼脊背一样
的海岸线，总能让人感觉特别安静。沙
塘湾里的渔民渔船，依旧出海，归航，
如大海之水永不停息。

石浦那个沙塘湾

潘玉毅

“你有多久没听过收音机了？”有
一天，当朋友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一
时竟没回过神来，因为确实已经很久
没有听了。

记得小时候，对于生长在农村的
人来说，收音机是一件奢侈品。说它
是奢侈品，因为它并不多见。而且那
时候的收音机是收录一体的，可以搜
电台，也可以放磁带，体态庞大，携
带起来极为不便，机身上按钮很多，
用起来着实有些繁琐。小时候我家里
就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但我一直不敢
动它，生怕摆弄坏了，被父母责备。
我哥则不同，他是家里有名的机器拆
卸大师，虽则每次拆下来再装上去的
时候总会多出几个零件，但这并不妨
碍他膨胀的好奇心。于是，至今那些
老带子里还留存着哥哥唱“鞋儿破，
帽儿破”的声音。

与收音机相比，那时候广播更普
遍一些。广播的播放时间不长，早间
段的时间我已忘了，中午从 10 点半
到 12 点半，只有两个小时。下午则
是 4 点半到 6 点半。大多数时候播放
新闻，偶尔也会播戏曲或评书。那
时，农村里可供游戏的东西不多，年
长一点的人多半喜欢看戏或者听戏，
我的外公、外婆便是如此。耳濡目染
之下，母亲打小对戏曲情有独钟。听
外婆说，母亲年轻的时候特别聪明，
只需听一遍广播里的戏文，便能哼出
个八九分来。遗憾的是，我并没有遗
传母亲的这种天分。

待我上了小学，上学放学的路上
会经过一座山，山坡上有一根电杆，
电杆上绑着一个喇叭，每天都会定时
广播。我打山脚下经过的时候，通常
是广告时间，其中有一条广告的最后
一句是“总经理潘玉毅”（音译）。这
个总经理居然与我同名，太不可思议
了。想来同学们也常听，课间没事做
的时候，偶尔以此来笑话我。在质朴
的农村人眼里，总经理俨然是了不得
的人物了。

到了读初中的时候，收音机已经
颇为流行。彼时的收音机也不再像先
前那般笨重，大小与手掌相仿，可以
放在裤袋里、书包里，也可以挂在自
行车上，携带方便。因为语文课和英
语课有听力练习，所以每个学生手里
都有一台收音机。初三那年住校，下

了晚自习，我们在睡前都会听一会儿
节目，但又怕巡夜的老师知道，就戴
上耳机，听情感故事、笑话、相声
⋯⋯常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有时为
了一个喜欢的节目，我们会特地设一
下闹钟，凌晨两三点爬起来打开收音
机，直到听完才睡。冬日天冷，打开
收音机就紧紧被子，像小虾米一样蜷
曲着。听完再伸出手关掉，与对铺的
同学交流一下听节目的心得。

收音机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
虽没有嘴巴，但是比有嘴巴的人还会
讲，讲得还要好。那个时候，如果收
音机坏了，我们一般会送去修理店。
修理店常常兼有租书业务，于是等师
傅修理收音机的空隙，我们会拿本书
翻看两眼。

后来，有了电视，有了电脑，有
了手机，我们就很少再听收音机了，
毕竟听觉的感受总不如视听来得丰
富。即便听，也不会专门去买一台收
音机来，而是在电脑上输入网址或者
在手机上下个软件，想听什么节目就
可以听什么节目，方便又省事。大学
四年间，我时常在线收听浙江的电台
频道。我大学是在西安读的，离家有
千里之遥，在这里，难得碰到几个同
乡，所以也就阔别了乡音。唯有当电
波里熟悉的乡音响起时，才感到千里
外的家乡仿佛就近在咫尺。然而，这
样的听法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最
终，我还是去旧书店淘了一个收音机
来。

毕业后，工作忙碌，收音机听得
更少了。有一回整理旧物，我发现收
音机里头的电池生锈了，心里好一阵
感慨。

如今，收音机于我而言更多的是
一件可堪怀念的物品，是一种亲情的
寄托。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外婆年
轻时操劳过度，到了六十来岁的时候
视力急剧下降，几乎看不清东西。于
是，我用零花钱给她买了一个收音
机，既当闹钟使，又当信息传递员，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像一个人那样陪
伴在外婆身边，同她逗趣解闷，打发闲
暇时间。

自从有了收音机，外婆的心情开
朗不少。后来我给母亲也买了一个。几
年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但我每次回
家，还是见她在田间地头除草、割菜。
我怎么劝她都不听。有了收音机以后，
她会把部分精力花在收音机上——尽
管这些年母亲已经很少再哼唱戏文，
但消磨一下时光，也挺好。

记忆在电波里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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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愁

慢时光

道老古

风 物

蔡体霓 文/摄

我在翻旧书的时候，翻出一
张“书签”。说是书签，其实是
一张汽车票。这张车票纸质厚
实，此略记车票上内容：宁波地
区运输公司客票；宁波东至天
童 ； 票 价 0.60 元 ； 10 45 开
车。仔细辨识，用蓝印章印着的
日期为：1977 年 3 月 28 日。我
用一根淡红色的线穿在车票上，
夹于书间。还有其他几张类似的
所谓书签，如宁波东到宝幢、育
王、邱隘和盛垫。有一段时期，
我在豫西靠近潼关那里工作，常
常翻书看“车票书签”，思念故
乡。

夹这几张车票的几本书，亦
值得一提，距今也有 40 余年了
吧。那时返沪探亲，经常去福州
路上的古书店，见店堂中间放一
长条桌，桌上堆满了书。下有
柜，旁一中年店员，长脸，穿灰
色中山装。我问 《薛文清公读书
录》 有没有。他朝我打量后，弯
下身去拉开柜门，拿出两本。第
一册上贴票签，标为两册一角五
分，《闲中今古录摘抄·县笥琐
探 摘 抄》， 价 为 六 分 。 相 隔 一
年，再去那书店里买来 《东谷赘
言》 和 《拟 连 珠 篇 · 演 连 珠
篇》，每本价四分。这些书收录
于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古籍丛书
集成”，均为原版，书钉已锈烂
了，它们都是 70 多年前印的书。

还有一张天封塔的门券，横
条的，比公共汽车票大，纸质极
薄，时为 1967 年 4 月，券价是

“贰分”。记得那时跟了祖父母来
甬，一天上午，从潘火桥沿着塘
河石板路走到城里，特意去参观
大沙泥街的天封塔。另一张“渡
轮票”，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的，此渡轮是从江厦街江边摆渡
到当时的后塘街那里，票价为

“叁分”。记得渡轮上售票员的年
龄稍大，戴大檐帽，穿港务制

服。这两张票券纸质轻，夹于书中
时间久了，不易找寻。

在一本名为 《人生的盛宴》 的
书里，夹着一张“奉化溪口风景管
理局”的参观券。此书的扉页上写
着“购于宁波鼓楼书店，1987 年 5
月”。那时，我已经调到镇海工作一
年多了。周末骑自行车去公园路，穿
过鼓楼月洞门，见左首有一家书店，
一排木窗敞开。进内，翻书之际看看
街景，鼓楼下行人川流不息。书作者
为林语堂先生，看上几句，洒脱得
很。夜读时，随手将当年 4 月去奉化
溪口的参观券当作书签了。这张参
观券上面印有“中旅社、千丈岩、妙
高台”三个景点名字，券上彩图如画
屏，亭台楼阁山峰瀑布层层叠叠。票
价原印有“玖角”，后盖蓝印为“壹元
伍角”。参观券背面有以溪口镇为起
点的路线图，景点有御书亭、亭下
湖、千丈岩、雪窦寺、妙高台、中旅
社、三隐潭、徐凫岩和相量岗。票面
雅致，能引发游兴。记得当年沪上众
多亲友每年春二三月要来宁波我
家，我曾多次陪同游览溪口。

另一张阿育王寺的门券，我在
门 券 的 背 面 用 红 笔 记 的 日 期 是

“1994 年 4 月 8 日”。券背面印着阿育
王寺简介，为繁体字，其中几句文
辞 甚 美 ：“ 寺 处 ‘ 八 吉 祥 六 殊 胜
地’，梵宇琳宫雄杰壮观，鄮峰巍
峨 秀 丽 迷 空 ， 千 古 法 席 慧 炬 长
燃。”这样的门券夹在什么样的书
里，也是有所选择的，它的归处应
在线装书里。门券纸质光滑，夹在
清代梁章钜撰的 《浪迹续谭》 里，
相映成趣。

《论语诠释》 一书是儿子在宁
波读高中时买的，书里夹了一张
2006 年 的 铁 路 宁 波 站 的 “ 站 台
票”。那时儿子在上海读大学，那
年暑假结束由甬返沪，我送他去乘
火车时买的站台票。站台票上，蓝
天白云下，昔日的宁波站又现眼
前。在站台上送行，总要等到火车
渐渐远去方才作罢。

许多年过去了，翻到这些曾经
使用过的车票、门券，感到往事如
昨。

夹在书间的岁月与风景

摄于月湖边的浙江省立四中 （即后来的宁波中学） 内，时间
是1924年前后。左一是作者的小叔公裘古怀 （奉化籍革命烈士）。

车票、门券、站台票

溪口景区参观券


